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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法家郑象乾个人书法
展，于11月7日在二七纪念塔展
览馆开幕。

郑象乾，85 岁，现为北京京
华兰亭书画院名誉院长，汝州
市刘希夷文化艺术院终身名誉
院长，中国龙文化书画院及郑
州市中山书画研究会名誉院
长、会长，《中国老年书画》月刊
编辑部艺术委员。曾获第二届
东方书画艺术国际交流展优秀
作品奖，第一届中、韩书画家作
品大赛金奖，1997 年曾参加第
三届艺苑杯书画大赛，在中国
港澳台地区及日、韩、泰、新加
坡等地巡展。

此次展出了30年来纂、隶、
楷、行、草作品70多件，并现场举
行书画笔会，参观者甚为活跃，
并颇获好评。

展会为期一周，定于 11 月
13日结束。 王永彦

绿灯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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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左女右
微型小说

待阅的核桃

每天晚上，她的任务就是坐在客厅里替他敲核桃。
她右手拿着小锤子，左手拿着核桃，右手一边敲左

手则轻轻旋转，只两三下，核桃皮便变成粉末从核桃上
散落，她手里只剩下一个完整的核桃仁儿。

她满脸含笑，把核桃仁儿放在他手中，看着他把核
桃仁儿一点不剩地吃下去。这习惯有好多年了，那时，
他们刚结婚，他身体不好，一年到头不停地害病，医生建
议多吃些核桃补补。她便开始每天早上上街买核桃，因
为钱少，她只能买那些最便宜的，个儿又小颜色又暗
的。她一个一个精心地挑选，总是误了许多
时间。他说不必的，她笑笑，坚持着习惯。

一年年过去，生活在每天晚上敲核桃的
声音中变了样，他从一个小员工变成了大经
理，他们狭小的房子变成了豪华的别墅，她
敲核桃的技术也变得相当精湛，可以毫不费
力地就把一个核桃变成一枚完整的核桃
仁儿。他说她受了许多年的苦，是该享受的
时候了，于是，她从单位退回到豪华的客厅
里，不停地徘徊在豪华的客厅和空落的院
子，总觉得丢失了东西，好久，她想起，他开
始忘了回家了。那些敲好的核桃整齐地摆在桌上，
像一排待阅的兵。

沉默了许久，他觉得该说说了，起先他不说的原
因，是他拿不准他和她的感情是不是真没了。该说的
原因是另一个她追着他要一个婚姻。

她像一个等待判刑的人，局促地坐在那儿，这让他
觉得可怜，于是他说，还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比如，他可
以另外有个家，他不会因此而冷落她……

好久她才说，不必了，她离开了家，只带走了把敲
核桃的锤子。

生活似乎并没改变什么，他又像十几年前一样，天
天回家吃晚饭。和十几年前不一样的是，现在的饭不
是女主人亲手做的，而是女主人上餐馆订的。偶尔，她
也会下厨，做的饭菜都是照着菜谱上做的，他说带着一
股新潮味儿，吃不惯，她便也懒得做。

有时，他想起从前的核桃仁儿，好久没吃了，回味
起来，竟是特别的香。他于是对她讲那些核桃仁儿的
事。她笑笑，立马到超市买了一大包精装的核桃仁
儿。他吃了好久，说咋没有核桃味呢？

那天，他陪着她上超市买东西，远远地看到走过来
一个人，一个光鲜而清爽的女人，他觉得她和前妻很
像。不过应该不是前妻，前妻非常木讷和憔悴，她怎么
能有这样好的状态呢。他正要走开，那女人笑着朝他
走来，他终于肯定她就是前妻。

只说两句话，她就匆忙地告别，说开了一家小店，
没雇人，忙得不行。

回去的时候已经很晚，回到家，女主人照例到一家
迪厅过夜生活去了，他坐在偌大的客厅里，桌上是她刚
在超市买来的核桃仁儿，他拿起一粒放进嘴里，只有一
股涩涩的感觉。

猛然间他觉得自己丢失了一件很珍贵的东西，想
了好久，却想不起究竟丢了什么。

魏光用皮包遮着毒辣的太阳光，一头
钻进出租车里，身上顿时一阵凉爽。

“温馨家园售楼处，麻烦师傅您快点
开。”

魏光是新上任的城市建设规划局局长，
他在副职干了八年，外号“铁板烧”，就是因
为他做事讲原则，老领导最看重他的稳重，
所以一退休便力荐他坐上第一把交椅。

魏光要给父母和傻哥哥买套房，父母
操劳了一辈子还住在西街那个贫民窟，想
起他心里就一阵酸。要不是前年傻哥哥

捅了个大娄子，花光了他的积
蓄，现在爹娘都住上好房子了。

趁着红灯的时候，司机问
他：“去买房子？那可是个好地
方。”魏光点点头。

“这年头房价要杀人呦，我
们这些卖手腕子的不知道啥时
候能住上个像点样子的房子
呢！”

魏光咧嘴笑了一下，却比哭
还难看，心里颤巍一下，自己以

前不也等同于他吗？手下意识地摸了摸
皮包，他的笑容更难看了，心里有点七上
八下。皮包里有个存折，这存折是魏胖子
给的，昨天他来找魏光要地皮，魏光一看
他要的地皮竟然是他上次“三把火”烧的
那一块，魏光一口回绝。可魏胖子一点
也不生气，点了一根中华烟递到他手
上，“这块地是市里批的，其他章都盖
了，就差你这不疼不痒的章了，都啥年
头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所谓”。魏
胖子是市里的财神爷，听说和市里的好
多领导都交情深厚，市里处处给他开绿
灯，真是有点嚣张。魏光是有苦说不
出，有点窝囊，最后还是给他盖了章。
魏胖子掏出一个信封递到他手上，诡异地
一笑，扭头走了。魏光脸一红，手竟有点
抖，他想追上去，可脚却没有挪窝。坐在
办公椅上，魏光的头涨得老大，一会儿是
爹娘和傻哥哥，一会儿是魏胖子油乎乎的
大脑袋。有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很孤立，现
在连个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说起来鬼都
不信。

再转个弯就到了，可绿灯闪烁起来，
魏光说：“快点开，黄灯没亮前能过去。”司
机却把车速放慢了，最后停下来。

魏光有点不高兴：“这个红灯你明明
能过去，绿灯闪烁的时候还有几秒才是黄
灯。”

“不好意思，只要绿灯一闪，我就下意
识地减速，这是多年的习惯。”

“就这一次也无所谓的。”
“对我们司机来说，一次就等于百次，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所以只要绿灯
闪，我就一定会停下来。我们天天卖手腕
子的，卖的是命，命比钱重要，原则比名利
重要。”

魏光愣住了，他的脸嗖地红了，好像
小时候爹的大耳刮子煽到脸上。

“温馨家园到了。”司机一连说了三
遍，魏光才缓过神。

“师傅，我不去了，麻烦您再开回去。”
司机一愣，瞥了一眼魏光，狐疑地加

大油门往回开去。车屁股后面扬起一片
灰尘，久久不愿散去。

□逍遥蝴蝶

□含笑红尘

郑象乾个人书展在郑举行





























 


